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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小說

捨與不捨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   7A 林爰希

    炎熱的夏天，汗流浹背的我一個箭步跑進便利店。打開飲品雪櫃，我心中

不禁大叫：「噢！謝天謝地！」

    冰涼的可樂，光是拿在手中已叫人興奮不已，付過錢後，我毫不猶豫地擰

開樽蓋。咕嚕一聲，那快感是一個字：爽！

    「和民，那老公公的家還有多遠路？我身上的水份都流汗流乾了。」我一

邊把可樂樽貼在面上一邊抱怨着。

    「耐性一點吧，再走過這段路就到了。」和民向便利店外的一條長樓梯一

指。那是我十七個年頭中所見所聞最長的一條樓梯。

    「李伯伯就住在樓梯上一排排的鐵皮屋中，好像是街尾呢！」和民翻一翻

手上拿着的資料。「對！他就住在街尾，獨居了大概兩、三年吧。」

    我們二人走出便利店，辛苦地爬上那道要命的樓梯，這樓梯走完一層又一

層，在毫不留情地投在我們頭上的陽光下，我曾一度以為這樓梯永遠也走不完。

    爬過那長命梯後，鋪映入眼簾的就是一排排整齊的鐵皮屋。不，應該是爛

皮屋。屋上的鐵皮到處都是雨水、氧氣侵蝕過的疤痕，而且鐵皮東一處西一處

互相補貼，像是風一吹便會散盡一地似的。

    我們在街尾找到了李伯伯的住處。李伯的「家」，應該有五百多呎，以獨

居人士來說五百多呎是足夠有餘的了。可是，李伯實際上只得一百呎的活動空

間，因為屋內四周圍，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空隙都擺放着雜物，對於李伯，這些

我們口中的雜物是他眼中的瑰寶。

    李伯睡的是雙層床，上層被舊電風扇、電飯煲、黑膠唱片等東西佔據，下

層是李伯睡覺的地方，不過床尾也堆着一叠叠的舊報紙舊雜誌。

    看到這樣壯觀的景象，我很自然地說出了幾句勸喻李伯不要過份積存雜物

的話。

    我一句「雜物」，打開了李伯的話匣子。他一聽到「雜物」這個字眼，便

用輕視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們兩個義工，逕自碎碎念念道着年輕人，不知道這

些物品的真正價值。他開始談論上次回收的老闆如何秤少了報紙的重量，如何

在垃圾站從別人手上搶過放置在上層床的電風扇來──我往床上一望，李伯指

的電風扇，三塊扇葉只剩下兩塊黏在支架上──如何把拾來的紙皮「有系統」

地放在廁所門背後……。

    過了差不多四、五句鐘還沒有完，我很驚嘆李伯竟能滔滔不絕地說了這麼

久，若不是和民再三推說我們還有事要做，恐怕我們還要多聽幾十個「垃圾站

奪寶戰」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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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  與李伯道別，踏出李伯的鐵皮屋。我們蹣跚地下了樓梯，走到巴士站。

    「李伯家裏滿是一股發霉報紙、生鏽鐵器的味道。」我伸一伸腰說。「坐

了那麼久連腰都硬了起來。」

    和民看一看我，說：「老人家嘛，事事都會抱着不捨得的心。」

    我摸一摸背包，拿出剛才在便利店買的可樂，隨手把它丟進站旁的一個垃

圾桶內。

    「它還剩半樽呢！很浪費啊！」和民說。

    「它已經開封很久了，是泄了氣的色素糖水！很難喝的。哈，和民，怎麼

你的語調像極了李伯。」

    「才沒有呢！」

＊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＊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＊

    回到家中洗過澡後，我立即跑到雪櫃喝一罐冰凍的可樂，然後一頭栽進被

窩中。不期然地想起鐵皮屋的李伯，此刻的他可能細心地整理着自己的瑰寶，

或者到垃圾站蹓躂，看看有沒有可用之物。

    李伯家存了堆積如山的雜物，是因為不捨得把它們丟棄？不捨得它們給送

往推填區？

    不捨得。自問我也常會覺得不捨得。買了幾件新的衣服，上季買的很自然

會從衣櫃當眼地方，下沉到與舊睡衣堆在一起的衣櫃深處；洗手間內的壁櫃放

了很多手霜、洗面奶，雖然每次都下決心告訴自己只買一包吸油紙，可是從連

鎖店中走出來都失敗地拿着一枝店員信心推介的潤手霜或者防曬液。

    其實只要狠下心腸把舊衣服、護膚品統統送進垃圾筒，我便不用為整理衣

櫃和壁櫃煩心了。

    不過，對物品就是帶點不捨。

    我對身邊的事與人卻很少會不捨。

    不捨得，有時會拖慢人的步伐。如一個人在公司待久了，有個高薪厚優的

轉職機會向他招手，因不捨得公司的同事，他放棄了大好機會。

    一個盛大的舞會結束了，有人因為不捨得它完結苦苦的徘徊在場地上；有

人則享受過愉快的一晚回家，抖擻精神迎接未來的工作。

    不捨得，也許是人們沉醉往日美好時光，不邁步未來的致命傷。

    我心中暗暗決定，下次再見到李伯時一定要說服他丟棄家中的廢物，若果

一個人的現在是要靠過去支零破碎的回憶來併合的話，這未免太可悲和不實在

了，這也扭曲了人生存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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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＊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＊

    「李伯入院了。」過了數天，突然接到和民的電話。

    我匆匆地套了件外衣便出門去，剛到了醫院一襲漂白水味便迎面撲上。雖

跟李伯只進行過一次的探訪，但他孑然一人舉目無親的情況，已經緊扣住我的

同情心。和民在電話中提到李伯跌倒在家中，好些時間後才被鄰居發現，這更

令我焦急不已。

    來到李伯的床邊，比我早到的和民一臉疲態的坐在膠椅上。「什麼事？」

我急急的問道。

    「他在夜晚被雜物絆倒了。」和民用眼神指向李伯的腿。李伯此刻正在熟

睡，打起呼嚕起來，而他的左腿被石膏包得腫大，不知情的還以為那是在車禍

中弄傷的。

    「不就是絆倒跌傷嗎？為何會包得……」

    「老人家的骨頭比玻璃還要脆，跌跌碰碰可能會要了他們的命呢。」

    我望着李伯，發現李伯雙手壓在胸口上的一個鐵皮盒上。

    「那是……」我指一指鐵皮盒。

    「他進醫院時堅持要帶着，裏面放的是一些身份證明文件，我在幫李伯登

記時看到的。唔……好像還有張發黃的結婚照。」

    「結婚照？」我揚起了眉問道。

    「嗯，李伯的老伴兩、三年前因病過世了，他就從那時生了拾雜物的習

慣。」和民摸一摸肩膊，向膠椅背靠上去說。

    我看着病床上的李伯，這位老人白髮蒼蒼，面型瘦削蠟黃，若不是還有微

薄一呼一吸的起伏，還以為是蠟像館的展品。只是輕輕一跌便會碎掉的骨頭，

標誌着老人生命和心靈的脆弱，而他雙手還是緊緊按着那鐵皮盒。

    那天晚上要說服李伯丟棄廢物的主意，和什麼現在不應靠過去併合的想

法，現在都堵塞在喉嚨中。

    靜看着李伯的一呼一吸。原來我們之中，已經有人失去放手的資格了。

    在家中東一件，西一件的不捨得，補補貼貼，成了一個活下去的原因。一

個要人放手的要求，對床上這位老人來說是太苛刻、太無情、太嚴重了。

    「和民，明天我們到李伯家幫他收拾收拾吧！」我說。

    「你指丟掉李伯的雜物？恐怕他不會依你呢。」

    「不，不，只是幫他弄得整齊些，騰出多點地方來。」我輕輕撥好李伯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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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散亂的頭髮。

    「我們一件也不丟。」我堅定地說。

教師回饋：文句圓潤流暢，自然柔軟；情節發展通情達理，能先蘊釀情緒安
排伏線；人物個性化，善用神情動作去表現性情和心理；故事刻
劃人情世故和社會問題，令人想起往日香港電台反映社會百態的
寫實片集，特別親切有味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自以為是信念堅定的人一番好意來給你改造，拒絕他們不是有點

難為情嗎？ 




